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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场 上 ，“ 干 活 的 ，不 如 写 PPT
的”,此言不虚，但也不尽然。比如我
们单位，集团底下有总公司，然后是区
域公司、片区、项目部。作为一名项目
部 的 基 层 员 工 ，哪 有 什 么 机 会 做
PPT？只有混到了 P7 级，大致是项目
经理这个层次，才有可能展示自己做
的一手好 PPT。在此之前，还得靠一
些颇为原始的手段，晾晒自己的劳动
态度和成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天
正吃午饭，微信工作群里，小刘晒出一
张照片，配着这句话。照片一眼可见
是在小区南门旁拍的，小刘头戴一顶
草帽，手里拿着个花锄，正在绿化带除
草。阳光下他笑容灿烂，圆圆的大脸
牢牢占据着照片中的 C 位。他用的高
档手机摄像头像素很高，清晰可见脸
上一滴汗珠都没有，可见刚到现场。

“他又不是绿化工！再说大中午
的，去除什么草？明天早上再除，不是

凉快多了吗？”人事小丽火眼金睛，一
眼就看出了若干个 BUG（破绽）。

“业主打电话说绿化带杂草越来越
多，滋生蚊蝇，我是急业主所急。绿化
工已经下班了，如果等到明天早上，业
主今晚还会被蚊子咬，所以我马上赶
来除草。我是内勤人员。原则上这属
于串岗，但中午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干，
就没有违反规定……”小刘在微信群里
用语音侃侃而谈。过了一会儿，经理
发了一个点赞的表情符号，不知是不
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小刘，想升职想疯了。大中
午的这么恶心人，害得我差点吐饭。”
管家小萍不屑地说。她生气是有原因
的，南门那块属于她的服务范围。小
刘这是抢她的功，同时也揭了她的短。

过了几天，项目部中午聚餐。端菜
时，几个女同事手上的戒指，明晃晃地
刺眼睛。唯独小萍手指上没戴戒指，
然而更吸睛的是她右手食指上，贴着

一个醒目的创可贴。
“没事没事，4 栋大厅门口的提示

牌松动了。工程师傅们都在别处忙，
我 就 自 作 主 张 搬 了 一 把 竹 梯 去 钉 钉
子。身高不够，勉强锤了几下，结果把
手锤破了……”小萍风轻云淡地说。这
得多疼啊？包括经理在内，大家都用
面部表情为小萍的敬业点了赞。

慢慢地，大家发现小萍手上的创可
贴，经常在几个手指间轮流“值班”。忽
一日，小丽心疼地捧起小萍的手端详。
不知怎么的，一不小心创可贴竟然脱落
了，只见小萍那截手指上并无伤痕。

“哇，你用的创可贴什么牌子？一
小时就能将伤口愈合得一点痕迹都没
有……”小丽夸张地惊呼，吸引来一群
同事。小萍有些尴尬，“谦虚”道只是
普通牌子。虽是工伤，创可贴却是她
自费买的。

此后，小萍工作时非常小心，再没
有麻烦过创可贴了。

当他们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我
眼前，我不由得走近了观察，这棵太
阳花的根和半截弯曲的茎竟然在蜗
牛的壳内。

“这简直是个奇迹。蜗牛的壳竟
然能将太阳花的根系固定。”我忍不
住惊叹。

“才不是呢！是我的根系抓握力
强，才能附着进蜗牛坚硬又无缝可扎
的壳上。”太阳花的话像此刻墙头的
春光，明艳而清丽。

“什么呀！是我吐出黏液粘着飞
来的尘土，将你的根系牢牢固着，供
给你营养，支撑并托举起你。”蜗牛低
沉的声音里，有着泥土的厚重。

“不管怎么说，你们就是这么完
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了一个奇迹。”

太阳花和蜗牛不屑于我的中立
态度，非要我说出奇迹到底归功于
谁。

我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管归
功于谁，你们都是一个美妙的奇迹。”

他们同时回我一声：“哼！”说要
去别处寻找能给出公道说法的人。

突然，蜗牛像是突然醒悟了似地
说：“凭什么呀？凭什么让我驮着你
走？讨公道是我们共同想做的事。
我觉得驮着一棵太阳花简直是出力
不讨好。”蜗牛不爬了，停下来歇息。

太阳花说：“能驮着一棵娇艳的
太阳花行走世间的蜗牛，也只有你了
吧？我努力绽放并时刻陪伴着你，你
还不趁着春光正好，多行路，多看风
景，还唠叨什么！”她迎着风舞动一下
枝叶，陶醉于自我的美丽。

蜗牛说：“太阳花，你的言语之中
全是自负，也不想想，你能岁月静好，
是谁在替你负重前行？”太阳花其实
觉得蜗牛说得也对，但她正陶醉于阳
光和春风，没顾上说出心里所想。太
阳花没有反唇相讥，蜗牛感觉像一拳
打在了棉花上。过了一会儿，蜗牛自
言自语道：“这会儿，似乎觉得你的自
负也没那么讨厌了。唉！谁让我们
今生有缘呢？”说着，又继续向前爬
去。

看书看累了，我来到院里活动身
体，看到蜗牛驮着太阳花还在我家的
院墙根下。这么久了，他们才走了这
么点儿路，我该帮帮他们。

我说：“你们要往哪里去？”他们
齐声告诉我：“去外面的世界。”

我轻轻捏起他们放到院门外。
我等着他们向我道谢。蜗牛却瓮声
瓮气地对我说：“你不会以为我们真
急于寻求什么公道吧？”太阳花口齿
伶俐，接过蜗牛的话：“我们就是想游
历尽量长的旅途，看尽量多的风景，
不枉此生彼此遇见。”

我恍然明白了。谁说他们的慢
不就是他们的幸福呢？我有什么资
格居高临下地“帮”他们呢？

这时，一只追逐老鼠的猫从墙头
跳下，猫爪不偏不倚，重重踏在了驮
着太阳花的蜗牛身上。猫追着老鼠
跑去，我痛苦地闭上了眼……花折
了，蜗牛也奄奄一息。

如果没有我的一捏一放，可能此
刻他们还正在我家院墙根下享受属
于自己的岁月静好呢。

爷爷用他的大手满抓了一把
米，放进那个外乡逃荒人的口袋里。

那个逃荒人没有急着离开，他
从脚边拎起这天讨得的半袋米，又
放下，看看西边已不见影儿的太阳，
只剩下一丝丝光亮，他说：今天可能
要跟东家犯嫌一下了。

说这话的工夫，他的眼睛盯着
我家屋山头的一座大草堆。

爷爷说：那里怎么能过夜，你
要是不嫌弃，我家厢房还空着一
间，里面有现成的床，就是被子单
薄一点……

出门在外，能有个歇脚的地方
就念阿弥陀佛了，哪还有那么多讲
究！外乡逃荒人巴不得，连声说爷
爷是菩萨心肠。

空着的那间厢房，爷爷像是专
为出门在外、走村串户的人备下的，
印象中爷爷留宿过打猎的、挑货郎
担的、卖辣椒酱的，不用说，还有不
止一个要饭的。

这一次留下的这人姓赵，看上
去跟爷爷差不多年纪，实际上比爷
爷小十多岁。这是他们这个行当的
习惯，总要把自己弄得胡子拉碴、拖
鼻涕挂眼屎的，一副可怜兮兮的邋
遢相，乞讨才方便。

老赵，自己去汤罐打点热水泡
泡脚。晚上，爷爷关照那个外乡逃
荒人。他居然叫他老赵。

厢房里几乎有成套的生活器
具，老赵一边拿木脚盆去打水，一边
嘀咕不知道哪天洗脚的了，直夸爷
爷是好人，好人有好报，能活一百
岁。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步难，谁没
有个求人的时候？爷爷说。

第二天早上，老赵吞吞吐吐跟
爷爷开口：昨天要了不少，今天背着
不方便，能不能借府上的宝地先存
一存，晚上来取？

爷爷呵呵笑出声：这叫什么
事！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你要
是不担心我家老鼠偷吃，只管放在
这。

老赵卷一条空口袋出门去了。
晚上，老赵又背着半口袋米回

来。他没有走，继续住在我家那间
空厢房里。一连住了三五天，爷爷
不说，他也不走，他不好意思了，用
口袋提了几斤米送到爷爷面前：

我的一点心意，请东家给个面

子！
爷爷冲他吼：你这是做什么？

这不是在骂人嘛，你要饭不容易，我
怎么能向你伸手！

老赵说：这么多天了，住在你
家，用你家的……

爷爷说：哪里的话，只要你不嫌
寒碜，你尽管住，屋空着也是关风。

这怎么好意思……看爷爷态度
坚决，老赵只得作罢。他就此在我
家住下。

讨来的米多了，老赵找机会在
附近庄上卖掉，卖给子女多、口粮不
足的人家，换成现钱装在身上。有
时爷爷也帮他介绍需要买米的人
家。

一时卖不出，他带来的口袋不
够用了，爷爷又将家里一只空箩借
给他，顺便又借给他一只筛子，提醒
他箩口要盖紧，家里老鼠多。

除了下大雨，老赵都要出门要
饭，像一只早出晚归的鸟。

有时早上出门，恰好我家早饭
已烧好，爷爷喊他：老赵，先在我家
弄一碗再出去啊！

这怎么好意思……老赵迟疑着。
肚里垫点底，出门跑有力气，爷

爷说。
老赵最终还是伸出他那只豁了

一小片边的大碗，空口袋夹在胳肢
窝。

口袋放下，吃饭不能这副受罪
样子！爷爷说，那边有小咸菜，想吃
自己去搛。

蛮好了，蛮好了！老赵忙不迭
地谢爷爷，十分满足。

老赵成了我们家的半个人。
家里有人嫌老赵住得太久，才

露出这么一点意思，爷爷非常生气：
人家不吃你的不喝你的，哪里就容
不下了？你们才穿几天有裆裤子？
要不是这两年分田到户，你们拿得
准自己不出门要饭？……

没有人再敢吱声。
有时家里晚上改善伙食，爷爷

也叫来老赵，为他舀上一碗半碗肉
汤，随手舀给他两三块肥肉。

这天白天，老赵出门要饭了，爷
爷进那间厢房有点事，他顺手掀开
盖在箩口的筛子，嘴里说：老赵老
赵，最近收获不少啊！

爷爷的眼睛一下子被刺痛了：
半箩米，上面有手指轻轻画出了印
记，是个“赵”字！

爷爷下巴颏特别茂盛的几根胡
须突然抖动起来，他指着米上的那
个大字说：这老赵……是这种人！
这都防谁呢……

晚上老赵回来，爷爷踱进厢房，
立在他面前正色说：我家这厢房不
能给你住了！

有点出乎老赵意料，他想问一
两句什么。但终究是人家的屋，人
家能给他住、也能不给他住，他也不
好问什么。他咽回了话。

这是最后一晚，你明天早上就
走，把你的那些宝贝东西都收拾齐
了，不要丢下让我家发了横财！爷
爷脸色从未有过地严肃。

当晚，老赵开始收拾东西，慢慢
琢磨出了老人话中的刺。

第二天早上离开时，他来谢爷
爷：这段时间给东家添麻烦了……
可能有得罪的地方……

爷爷站在走廊上，眼皮也不抬：
行了、行了，你走吧，没让你小看我
们家就行！

外乡人讪讪笑着，他用一根打
狗棍，挑起两只大半口袋讨来的米，
走出了我们的生活。

从此后，爷爷没有再留宿过陌
生人。

县城的菜市场像巨大的凉亭，四通
八达，几百家摊档像八卦阵一样，蔬
菜、禽畜、三鸟、干果、水果……布局有
序，赤橙黄绿青蓝紫亮晃晃夺人眼
目。海味、腊味、时令青菜、油炸熟料
……混杂的味道就像是无调音符，直冲
鼻孔。菜贩子们满脸都是笑，朝他招
手叫喊，就像见到亲爸。

这种待遇令人开心，开心的代价就
是他必须付出兜里的钱。转悠了一
圈，称了六七两金师傅手工牛肉丸，一
只火师傅盐焗鸡，李师傅的及第汤，香
菜、蒜薹、鸡枞菌，王婆的老瓮咸菜，石
窟沙姜和黄梗青椒……直把兜子撑得
满满的，才意足而归。

看似随意的采购，却自有一番道
理。牛肉丸香菜汤，老婆的品位；盐焗
鸡，一家人的共同爱好；及第汤，儿子
最近成绩不错，犒赏他的；蒜薹咸菜配
鸡枞菌，味道特别；沙姜和青椒作调
料，是他的拿手好戏。

回到家，在晚宴工程动工前，他兴
致勃勃地打开天逸音响，它已经在客
厅吃灰许久了。刚买时还对生活充满
激情，认为它是趣味十足并且是不会
衰竭的，需要音乐永恒地在身边陪伴，
调制浪漫和甜蜜。不过，这和许多人
一样，只有穿越了生活中的枪林弹雨
后，才能领会它的无情冷酷。

CD机饥饿太久了，那张《鳟鱼》碟
片被它一口吞进肚里，随即鳟鱼好像
从它里面逃出来，游进了音箱，带着舒
伯特的思想扩展出来：流水的清韵、摇
曳生姿的草丛、青草和花朵的芳香萦
绕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本、玩
具，甚至垃圾桶，都突然有了生命。他
跟着旋律轻轻地哼着曲调，像一个高
明的指挥，于是那些食材在他手里臣
服了，变形、出味。然后，酸甜苦辣、赤
橙黄绿青蓝紫地排列在餐桌上，像出

征的将士等待检阅。
他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七点，老婆

接儿子下课外班，应该就快回来了。
他趁这闲档靠在沙发上，闭目欣赏音
乐。音乐像一条亲切的鳟鱼，游进了
他的心里，不断击打出水花，触动了他
的柔情，陷入无穷遐思……忽然，好像
有什么响声惊动了鱼儿，没入深处。
门外响起了儿子和老婆的说话声，他
赶忙过去打开门。像平时一样，老婆
当他是空气，径直进去。儿子则大叫
好香，旋风一般跑去洗手。回到桌边，
马上抓起他早就剥好的盐焗鸡塞进嘴
里。

他一直注意老婆。老婆真是沉得
住气，做功课似地去洗手、换衣，好一
阵才回来，老样子坐下，老样子喝汤，
老样子啃着鸡肉，老样子听父子交流
各种见闻……儿子今晚话特别多，什么
事都能串到一起说，老婆也还是不爱
搭话。

晚饭后，老婆老样子起来清理收
拾。他殷勤想干，老婆挡住他，还横了
一眼，看那样子根本没有商量的余
地。他于是去陪儿子做功课了。

是他先进卧室的。他没刷手机，也
没拿书。她进来时眼睛亮了一下，夫
妻一起生活多年，对细节表达的欲望，
也会明察秋毫。但她上床后，还是老
样子背着他躺下了。他心里像千军万
马交战不止，最后，柔情万分地去搂
她。

老婆一动不动。他得寸进尺。她
突然推开他，弹坐起来说：“说，做了什
么坏事？”

他莫名其妙：“什么做了什么坏
事？”

她脸色紧绷：“就是做了什么坏
事。”

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能做

什么坏事？”
她说：“哼，那么你说说看，今天怎

么突然变了？”
他哑口无声。我怎么变了？我只

是想对你们好点，我只是想享受生活
的美好。

她见他不再应战，冷言道：“无事
献媚，非奸即盗。”随即倒下，背对着他
重新躺好。他本来是满身春思爱意，
此时像是六月日头晒下的雪糕，化成
了一摊冰水。

他想起回家路上看到的情景。一
个青春亮丽的女人，步履轻盈穿过街
道，她的风采让原本乏味单一、灰头灰
脑的城市突然明亮起来，连她经过的
环卫工那一下一下扫地的动作都有了
韵味。他的心，就像被无形的手深深
地拨了一下，那一瞬间，感觉生活真的
很美好。

看来今晚，又是老样子，失眠。

赵叔，叫赵长耕。见有人蹲在鱼塘
边钓鱼，他心里不高兴。社长解释，说
那些钓鱼的人，是吴乡长带来的。

赵叔急了：“我的鱼，让他们白钓？”
社长赶紧安慰说：“你老人家别急，

乡上不付钱，我们社上付，从你鱼塘承
包费中扣除。”

夜幕降临。赵叔像平时一样，把带
着泥土味儿的新鲜野草抛下鱼塘。四
周黑黝黝的山峦投向水里，映出宁静而
神秘的黑影。往常这个时候，赵叔会静
静地坐在草棚外，等候着山月从水中出
来，听鱼儿蹦水和嚼草的声响，心里便
有一种说不出的明净。今晚，他没了这
份心情……

半个月后，社长哭丧着脸来到鱼塘
边，对赵叔道：“吴乡长那天明明答应补
助水渠维修费的事，现在黄了！他说话
不算数。”

赵叔平静地说：“我去找他！”
社长劝：“你小老百姓一个，不管用

的。”
赵叔还是去了。他报出自己的名

字，没想到吴乡长马上掏出一盒中华
烟，毕恭毕敬敬上了一支。

赵叔吸了一口，觉得味淡，顺手把
它掐灭在烟缸里，直言道：“吴乡长，你
答应过要给我们社修水渠补助的事，是
不是变卦了？”

吴乡长问是哪个社？赵叔说，六
社。

吴乡长问：“那鱼塘是你承包的？”
赵叔点头。

吴乡长连忙说：“我说了的话，咋会

变卦呢？”
赵叔终于松了口气，转身要走，却

被吴乡长拦住。
吴乡长说：“我到民政局去过了，详

细查看了有关你的材料，就等着你自己
认，你咋还不出头呢？你不要傻哟，这
可不是一般的功臣，是国家级的！”

赵叔把一只手举到额前：“别提这
件事。”

吴乡长埋怨：“你呀你！去年帕理
找到一个隐姓埋名五十年的朝鲜战场
上的英雄，你晓得不？不仅落实了他的
待遇，连他的乡里都跟着沾光了呢。”

赵叔岔开话：“我还要去割草，不打
扰你了。”

没隔几天，六社维修水渠的补助款
便到位了。社长乐坏了，没想到平常屁
都不放一个的赵叔，竟有如此能耐！便
打了一斤烧酒，来到鱼塘边。

社长把恭维话说了一大筐，赵叔却
冷笑：“以后不会再有这种好事情了。”

社长忙问，为啥？
赵叔道：“乡长这娃心计深着哩。”
社长不解，但赵叔不愿再往下深

谈。
二人蹲在鱼塘边，一碗土烧酒，两

捧生花生，不知不觉就喝到山月从水底
露出了脸儿。阵阵微风从水面拂过，圆
月化作一片碎银。鱼塘里这儿那儿响
着细碎而有力的嚼草声，数不尽的萤火
虫在鱼塘四周，忽明忽暗地闪烁。

社长忽然问：“赵叔，能借点钱用
吗？我家老二下月结婚。”

赵叔笑：“我五保户一个，哪有钱借

给你？”
社长扳着指头计算：“你这老家

伙装穷还挺像呢。这鱼塘一年赚三
两千块不成问题吧？你还养了那么
些羊和兔子，从没见你杀来吃过，全
是卖了的。你开支又省，身子又硬
朗，光社上补助给你的粮钱就够了，
其他的钱用来做啥？是不是要带到
棺材里去？”

赵叔放下酒碗，神情庄重地声明：
“不是我不借钱给你，我确实没有钱。”

社长当然不信，但最后也只好怏怏
不快地离开了鱼塘。

夏天的一个夜晚，赵叔死了。
赵叔生前人缘好。他的丧事由社

里统一操办，很隆重。
大家都知道赵叔生前节俭，觉得他

一定存了很多钱。但是，所有遗物清理
完毕，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张存折或是
银行卡，甚至连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没
有。只在木箱中找到一只脱了漆的军
用水壶，还有几粒空子弹壳。大家知道
赵叔参加过朝鲜战争，这两样东西是他
从战场上带回来的。

人们想：这老头那么看重钱，为啥
没有值钱的东西留下？他会把钱花到
哪里去了呢？

半年后，县民政局来调查一个叫赵
长河的人。说赵长河连续二十年捐款，
救助了三位烈士遗孤。可是，整个村子
里都没有叫赵长河的人。

于是，人们猜测，赵长河会不会就
是赵长耕呢？

可是，赵叔已经死了，没法对证了。

外乡人 □张 正

外

好人赵叔 □陈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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